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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电视上还是现实生

活中，留山羊胡子的老人已不多
见。有了这把胡子就有了仙
气。外公面色红润，即使见到王
嘉峪有些伤心，也能从核桃壳般
的皱纹间渗出与生俱来的和
气。要是再富态点，额头上隆起
个长寿包，拄上根疙疙瘩瘩的拐
杖，配上这部胡子，就可以放到
挂历上充当寿星老头儿了。

王嘉峪在外公脸上搜寻跟
母亲相似的信息。他还没学过
反推法，但并不影响他运用反推
法。他从外公微微上翘的嘴角
上，看到了与母亲相同的信息。
这种微微上翘的嘴角合理地跟
面部表情打成一片，哪怕生气，
也能给人几分善良和简单释然
之感。

摩托车调转车头，跟外公打
完招呼，一轰油门，跑远了。

外公焦急地喊赵师傅：“师
傅等等，给你车费！”

“有人给过了！”赵师傅的声
音像风中飘飞的丝带，一个字接
一个字地飘远了。

外公用征询的目光看了一
眼王嘉峪，王嘉峪点了点头，表
示车费确实给过了。

王嘉峪喊了一声外公，外公
只是说“回来了”，并没有答应。
王嘉峪心想自己也许喊得底气
不足。外公的模样给王嘉峪十
足的信心。这么一个仙气十足
的和蔼老头儿，他不是外公，还
有谁能是外公？于是冲着这把
山羊胡子，又响亮地喊了声：“外
公！”这一次不但底气十足，还有
自来熟的那种自然。

外公蹲下来，牵着王嘉峪的
手把王嘉峪看了又看。这是个
健康活泼的男孩，一米五、六的
个头，脸色白皙红润，头发黑亮，
鸭蛋脸上一双聪明的眼睛忽闪
忽闪，掺杂些许忐忑，以及对不
可预知未来的空落和无助，还有
少年的懵懂天真。王嘉峪的脸
上跟他妈妈一样，嘴角微微上
翘。王嘉峪综合了他爹爹王前
程坚毅的轮廓和妈妈秀致的五
官。看到王嘉峪，外公想起了那
两个远在启东的孩子，心里不禁
悲伤。外公把王嘉峪揽在怀中，
他的眼泪止不住：“儿啊，好歹把
你见上了！”

“外公，我是你外孙！”王嘉
峪纠正说。外公的身上有一股
好闻的山野的气息，有松树的清
香，有野草的清香，还有一些不
知名的香草的气息。后来他知
道，这都是西部高原的太阳给他
们带来的气息。在干净的天空
下，人也像山间的树和草类那
样，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好闻的气
息。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山野，是
闻不出来的，这种气息只会被陌
生的鼻孔发现。王嘉峪不想看
见外公伤心。他不晓得外公是
因为他长那么大才第一次跟他
见面而伤心，还是因为看见他，
就想起他那在远方躺在病床上
的女儿。

“儿啊，我晓得你是我外
孙！”外公说，“你爹王前程，你妈
唐锦绣，你是他俩的孩子，我怎
么不知道呢！”

王嘉峪不说话，脸上的表情
依然是“我是你外孙，不是你
儿”。王嘉峪心里是这样想的：
外公也许有点糊涂，比不上彭爷
爷清楚明白！王嘉峪后来才知
道，黑水河人所说的“儿”，是儿
娃子的“儿”，也叫“幺儿”，是对
小子的爱称。

按照王嘉峪的理解，外公应
该牵着他的手把他带进院子的
大门。而外公更焦急的是想知
道他女儿的病情，外公站起身
来，问王嘉峪他妈妈唐锦绣的病
情，又问他爹的钱够不够。

外公的问题让王嘉峪挂念
起远方的爹爹妈妈来。就眼下
的情形，他不知道在爹娘的故
乡，在外公家里，即将开启什么
样的生活？究竟是温暖呢还是
寄人篱下？王嘉峪心中的纠结
从心口漫漶到全身，弄得手脚都
不晓得该怎么放了。

刚才虚开一条缝的大门不
知什么时候被关上了，门缝里
的那个小脑袋也消失到门背
后。王嘉峪不断往关闭的大门
看。这个动作提醒外公他老人
家还没有把他这个宝贝外孙让
进屋呢。外公牵起王嘉峪的手
走向大门，外公一边推门一边
喊：“我的外孙回来啦！王嘉峪
回来啦！”

王嘉峪有点小紧张，特别想
知道院子里每个家庭及成员的
长相，便于他准确称呼，有了准
确称呼，接下来才知道什么话该
说，什么话不该说。排在第一位
的，是小舅舅唐景贵。

替他们开门的是唐景贵，快
三十岁，高大结实，上身就挂了
一条白色的背心，背心下摆一半
插在皮带里，一半搭在裤子外
面。他面相木讷，嘴角也微微翘
着，笑容在脸上好好地堆着。别
人堆一会儿会放松下来，他却堆
着就堆着，半天不起一点变化，
这表情给人傻傻的感觉。头发
像是被理发师比着茶壶盖剃出
来的，要是在小孩子头上，倒也
可爱；在一个傻傻的老小伙子头
上，活脱脱就是一个马桶盖，这
种发型除了电视上说相声的演
员，现实生活中王嘉峪第一次见
到。这样一个小舅舅让王嘉峪
感到非常诧异，心想将来我的小
命儿有一半捏在他手上，未来跟
这个面相奇怪的小舅舅的关系
不知道会是一串串的故事，还是
一个又一个的事故。

外公转身对王嘉峪说：“这
就是你说的牛贩子！”唐景贵的
脸顿时红起来，他没有想到他的
老爹会这样介绍他。王嘉峪终
于从他脸颊上的两坨红里，找到
一些鲜活气息，为刚才在外公面
前卖弄感到不好意思，赶紧喊：

“小舅！”
唐景贵脸上又飞起一抹红

色。开门看见王嘉峪，唐景贵就
喜欢上了这个少年。虽然老爹
对他的介绍让他有些下不了
台。他对王嘉峪说：“别喊‘小
舅’，要喊‘小舅舅’——在我们
这里，‘小舅’是骂人的脏话！”

小舅舅是个直率的人，他面
部表情虽然不太活络，声音却很
自然亲切，厚实稳重，给人感觉靠
得住。王嘉峪顽皮地问：“这么说

‘大舅’就得喊‘大舅舅’啰！”他忘
记了父亲临行前的嘱咐。

小舅舅脸上的笑容一瞬间
僵硬在脸上，拿眼睛看了一眼外
公，然后眼神飘到别处，不再说
话。王嘉峪明白自己说错话了，
吐了一下舌头，尴尬地看了看小
舅舅，又去看外公。外公不愠不
火地对他说：“这里没有什么大
舅舅！”等外公说完这句话，王嘉
峪又看了一眼小舅舅，唐景贵僵
硬的脸上放松了一些，笑容重新
回到他的脸上，王嘉峪悬起来的
心，终于放下搁平了。

说话间，从唐景贵背后蹿出
一条黑影，小狗熊一般扑上来把
王嘉峪抱在怀里，嘴巴里嚷嚷：

“想死老子喽！老子在这儿等你
好多天了，你怎么这时候才回
来？”声音像山泉一样清澈悦
耳。他身上也有跟外公相似的
山野气息，跟外公的浅淡比起
来，这家伙身上的气息是浓烈，
复杂的，带着热气腾腾的野性。

这个突然袭击，把王嘉峪搞
得不知所措。这家伙把王嘉峪
抱起来，在空中转了一圈，王嘉

峪只感到两个耳朵挂着风，呼呼地
响着，真担心他一把抱不住，猛一
撒手，自己肯定摔跤。倘若那样，
才真叫一个尴尬。

就在这时候，那家伙后脑勺轻
轻吃了一巴掌，巴掌的主人是一个
跟妈妈一样年纪的妇女，妇女招呼
那小子：“还不快喊哥哥——以后
再‘老子’长‘老子’短的，小心挨
打！哪儿学来的？简直像个土匪，
你要再那么粗鲁，看我不把你打成
芝麻烧饼！”

那家伙这才肯把王嘉峪放到
地上来。王嘉峪觉得既新鲜又有
点晕，这应该就是他的表弟了。表
弟的出现给王嘉峪的感觉很好，有
一个年龄相仿的玩伴，这是他梦寐
以求的，他无端地感到快乐，对未
来的日子充满期待，忐忑的纠结已
荡然无存。王嘉峪呵呵笑着对表
弟说：“我刚才感觉自己是在空中
飞！”表弟听了大乐，又伸过手来，
作势要抱王嘉峪：“来，再让你飞一
次！”女人又招呼这家伙：“你就会
使蛮力，表哥刚到，你是主人，还不
赶快招呼你表哥进屋！”

表弟鼻子眼睛灵灵巧巧，就是
脑袋上的头发相当贫乏，稀稀拉
拉。就那么可怜的几根，还理了个
跟唐景贵一样的马桶盖。王嘉峪
估计，这两人的发型，多半出自一
个师傅之手。又想，说不定那就是
黑瓦寨唯一的理发师的看家本领，
不久的将来，自己也可能被搞成这
样一个发型。想到这儿，王嘉峪倒
抽三口凉气，不禁伸手到自己的后
脑勺摸了摸。

表弟便放下手来，乐呵呵地
拉着王嘉峪的手说：“老……”他
又想说“老子”了，见母亲在身边，
马上改口说，“啊哈，我——唐古
拉，你——王嘉峪，咱们是哥儿俩，
你是哥，我是弟！”

小舅舅摸了一下唐古拉的脑
袋，跟他开玩笑说：“你表哥是一剂
灵丹妙药，遇上了，你一下子就变
斯文了，弄得大家好不适应——张
嘴唐古拉，闭嘴唐古拉，不就小光
头儿一个么！”

唐古拉敏捷地隔开唐景贵的
手，还了一句：“牛贩子二爹爹！”

大家笑起来。王嘉峪这才看
清，刚才轻轻敲打表弟后脑勺的是
大舅妈。大舅妈的年纪跟王嘉峪
的妈妈唐锦绣差不多，不同的是，
大舅妈的表情更舒展，眼神更宁
静，面色红润，白里带红，健康自
然，端庄美丽。不像王嘉峪的妈，
总是一脸辛苦。大舅妈穿着件荷
花色衬衫，米黄色裤子，头发绾在
脑后，简单地扎成一束麻花辫。

不用介绍，王嘉峪对大舅妈喊
了声：“大舅妈！”

在长江之尾启东，自从王嘉峪
知道自己还有个故乡在黑水河，就
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口语，他发现
自己精通三种口语：普通话，当地
话和爹娘的话。课堂上说普通话，
下课跟伙伴们在一起，普通话跟当
地话一半对一半，随时切换；跟爹
娘在一起的时候，用爹娘的方言。
这会儿王嘉峪发现，在还没有回到
故乡之前，提前精通爹娘老家的方
言真是好，刚见面就没有半点交流
障碍。

王嘉峪微微上翘的嘴角，让大
舅妈一下就感到了亲切，这孩子跟
自己的儿子年龄相仿，一想到儿子
从此有了个伴儿，大舅妈就高兴。
大舅妈上前拉着王嘉峪的手说：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以后唐古拉
就有伴儿了！快进屋吃几块点
心。我这就准备中午饭。”

外公把王嘉峪交给大家，感觉
任务完成了，便开始忙自己的事
情，他问唐景贵：“这几天有没有洋
葱贩子进寨子来？”

“没有。”唐景贵正转身，打算
忙自己的事情。

外公说：“今年真是奇怪！”歇
了一下，外公问小舅舅：“给你姐夫

的钱，寄出去没有？”
“卡上有多少，就打了多少，银

行转账。”
外公轻轻叹了口气，自言自语

道：“但愿能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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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抱起一捆柴草往灶间走

去。大舅妈和小舅舅在院子里的
水井边收拾一只招待王嘉峪的土
鸡。水井上方是一棵结满果子的
石榴树，树下种着一盆茉莉花、一
丛紫罗兰。红红绿绿的，把井沿装
点得格外漂亮。院子里其他地方
都是水泥地面，既干净，又可以当
晒场用。院子正中是一套一进三
间的大房子，上下两层，这是住人
的正房。两侧各有一间耳房，右侧
是牛圈和工具间，左侧是厨房和厕
所，各自隔开，分两道门进出。

唐古拉在院子里玩纸飞机，刚
才王嘉峪进门，看见院子的晒场上
停着两架纸飞机。

王嘉峪的到来，让唐古拉异常
兴奋，他把王嘉峪的行李提进自己
房间，不等王嘉峪把背包里彭老爷
子塞给他的火腿肠八宝粥拿出来，
就从屋里拿出一本半个字没写过
的作业本，对王嘉峪说：“来，折飞
机，比比谁折的飞得高，飞得远！”

王嘉峪有点心疼那个作业本，
他从前玩纸飞机，都是用过的作业
本，一个字没写，哪儿舍得。初来
乍到，王嘉峪没开腔，跟随唐古拉
走出房间门。你算撞到高手了，王
嘉峪暗想，我可是个不开轮船就要
开飞机的人。

“只管放马过来。飞得高飞得
远的是中国飞机，相反，日本飞
机！”表弟立下了比赛规则，他自信
更自负，他一厢情愿地认为王嘉峪
从来没有玩过纸飞机。唐古拉用
同情的口吻对嘉峪说：“不用飞我
都知道，也敢肯定，你是开东洋飞
机的！”

王嘉峪说：“表弟你别急，等一
会儿见分晓。”

作业本撕开，共十七张纸。开
始折纸飞机，高下就已见分晓，王
嘉峪折到十二架的时候，表弟第五
架才开工。表弟要王嘉峪分几架
给他。王嘉峪说咱们先五架对五
架，在五架里头分胜负。剩下的就
算咱俩共有的。唐古拉表示同
意。不管美丑，十七架纸飞机一字
排在院子里，气势非凡。

第一架射了出去，打了个拐，
一头栽到草丛里。这是唐古拉的。

又一架飞了起来，达到一定高
度，滑翔，滑翔，在院子里盘旋了两
圈半，匀速下滑，沉稳停靠到花圃
里的一丛青草上。这是王嘉峪的。

一比零，王嘉峪领先。
飞，飞，飞，王嘉峪一直领先。
十七架纸飞机全部上天，又落

下来，唐古拉的飞机一架也没飞得
过王嘉峪。可他并没因此表现出
气馁或者不高兴，相反特别兴奋。
他捡起落到地上的纸飞机射到空
中，待落下来，再被射到空中，已经
不分彼此，唐古拉已忘记还有比赛
这茬儿了，玩的就是快乐，输赢对
他来说，无关紧要。

一架纸飞机撞到从厨房里走
出来的外公脸上，啪一声掉下来。
王嘉峪低头看，正是自己刚才射出
那架，吓了一跳。外公说：“王嘉
峪，你是哥哥，不要像弟弟那样胡
来，他是不识几个字的人。”这话把
唐古拉惹着了，他气呼呼红着脸向
外公吼道：“做人要厚道，不要随便
揭人的短！”唐古拉跟他爷爷说话
没大没小的，看来外公特别宝贝
他。大舅妈在水井边喊了一声：

“小光头，你喊什么？”唐古拉就没
声音了。看得出，唐古拉怕大舅
妈。王嘉峪仔细打量了一下唐古
拉资源贫乏的脑袋，心想，你以后
千万别把我惹恼了，惹恼了，我也
喊你“小光头”！
（节选自长篇小说《黑瓦寨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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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大温柔的故乡（小说）

□李新勇

芦荡村记事（组诗）
□萧萧

《黑瓦寨的孩子》为我市作家李新勇新近出版的
长篇小说。

少年王嘉峪因母亲罹患重病，不得不回到陌生的
黑瓦寨。在美妙而原生态的故乡，王嘉峪找到了金子
般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进入初中后，处于生理苍声期
的少年，经历着各自的成长迷惘，主人公一度精神失
控，最终他选择离开故乡，去追逐更高更远的梦想。

“苍声”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小说将人物放到
阔大的社会背景下，对当下乡村现实和未来，进行了
有价的探索和思考。小说中的成长温暖而激励人心，
光明在前方，希望也在前方。

小说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长篇小说选刊》2021
年6期转载。

晚照
光线消失
芦荡村
被一只铁锅倒扣着
而我
守着微弱的煤油灯
是个幸运的孩子

细碎的虫鸣
零星的狗吠
黑夜的叹息
小河轻缓地低吟
远远的哪户人家
传来的吵闹

它们混杂着
像芦荡村身体里
孱弱的光
像不愿熄灭的晚照

村前的小路
小河边
芦叶沙沙作响
我兴奋而欢纵
奶奶走路轻摇
行小碎步
我频频回头
笑她是个小脚老太
她笑骂，叫我等她

芦荡村不远
小路沾满灰尘
这天的下午明媚、凉爽
带着年少的暗疾
而我无法看见

后来
奶奶带着她的三寸金莲
消失于芦荡村的午后
再走上土腥味十足的小路
我看到许多坑坑洼洼
好像为奶奶定制
刚好陷进
她的小脚和命运

吹拂
没有栏杆
石板桥，窄得只够两人
彼此擦肩
一个胆大的
曾骑着自行车
呼呼而过
那天的风
猛烈了许多

后来，两块石板损毁
小桥露出空洞
我战战兢兢
望着河水的涟漪
开始晕眩

夏夜
和伙伴们坐在石桥上
看村头的露天电影
一种吹拂，让我心安
让我觉得
生活的欢愉与谅解
如此亲密

星空
场院空荡
浮游着夏日的安宁
我和二哥躺在宽大的
八仙桌上
数辽远的星星

偌大的黑幕
无数双眼神
瞪着我们清贫的生活
而我们年幼
无知，快乐
在虫鸣唧唧中
找到知足的荫凉

芦荡村卸下了忧劳
让一阵风
擦拭额头的汗水
田野里混合的微香
顺着田埂
挨家挨户串门

夏夜的芦荡村
一个沉敛的静默者
按住了内心的苦与幽暗

长大后仰望的星空
总不如它澄净，深阔

那密集而穿透人心的微芒
那拧干了不幸
轻轻盖在身上的安慰

灰白
凛冽的风
吹着发皴的脸
小河坡面的荠菜
却如抖擞的战士
青翠地等我们

玉梅表姐是把好手
挖起的荠菜
颗颗沾着新鲜的泥土
竹篮里，寒冬的欢笑堆高
生活的迷雾尽散

晚霞渐浓
灰白的天色显出光晕
玉梅表姐的脸庞
越来越像清晰的剪影
她手中的镰刀
一直没有停

日常化
过年
村里两个壮汉喝过酒
在大姑家的场院
争吵，摔跤
但并不影响他们
又坐上同一张桌子打牌

常常是这样
东家和西家拌嘴
过了几天
他们又坐在一起
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庄稼

那时，我并不明白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怨恨
为何这么容易化解

仿佛
一种神秘的元素与气息
围绕着芦荡村的日常

雪在哭泣
那场大雪
自始至终不吭声
从村头一直走到村尾
最后
走到堂叔的破屋里
将纯白的脸盆放下

让这个错漏而嗜酒的男人
洗净破败的身体
雪霁之时
交出他的灵魂
和所有银两

岸头镇
岸头镇有鱼
有肉，有杂耍的猴子
岸头镇
有理发店、澡堂
还有奔来奔去的小孩

不是每一天
都可以去岸头镇
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可以坐上28寸的
自行车

一路颠簸
那个清晨，从芦荡村
到岸头镇的十里小路
多么幸福

波纹
村头的杂货店
是我日思夜想的地方
那里的玻璃柜台和糖罐
总是装着一个少年
甜蜜却企及不到的梦

老板无比和蔼
和每一个光临的乡亲
都有可以聊的话题
小店，和村旁的小河一样
有着相同诱人的波纹

某天，老板消失了
换了一个悲戚的妇人
大姑说老板是个好人
他只是去了
更为安逸的地方
重新开小店


